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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建月

那时，还有人记得你的乳名，上
了岁数的人，私下里会唤你：潞村。

（一）
那时，潞村的钟鼓楼半截还插

在云里头。这个北方小镇以钟鼓楼
为中心，棋盘似的被划分成“四街三
巷”。四街：西街、东街、南街、北街；
三巷：路家巷、姚家巷、阜巷。

今天，当我像寻一门多年未走
动的老亲戚似的，在大街小巷里寻
觅，才发现当年的那街那巷那门牌，
前面都无一例外地加了个“老”字。
原来的西街，现在叫“老西街”，原来
的东街，现在叫“老东街”……

那时，很有点跑马圈地的意味，
讲究先入为主、先来后到的理。于
是，巷的名字土生土长，显得很接地
气，原生态。比如，姓路的人家先到
小镇，在一片荒野处安营扎寨，仿佛
为这个城市起了个头。于是，陆陆续
续很多人来到这里，后来的就一律
口语称呼：路家巷。

这最初的呼名，最终被与时俱
进改作：解放路。那时的战争，腥风
血雨，就是在当年的这路家巷进行
的么？

可见，最初并没有“地名编办”
的官方机构，或者说，路家巷这三个
字，更早于“地名编办”这块牌子的
诞生。

那么，姚家巷亦同理么？至少被
更名为“红旗路”，是同一个道理。而
早年巷名的产生，是否还有一种因
由，如所住的巷子里有一门大户人
家，姓姚？

极有可能。然而当年那名门
望族的姚家，到今天再去查访，已
是了无痕迹了。以至于，我一时私
心膨胀，想把城边我生活的那个小
村庄——杜家村的姚如松、姚诚立
爷孙俩，往这个“姚家巷”身上挂
靠，却终不能成功。明万历年间的
贡士和进士，此姚与彼姚，竟然草
蛇灰线都不予提供。

以此类推，阜巷也是因为巷里
最早有一户阜姓人家？却未必。

对于阜巷这一巷名的起因，市
地方志编办的原主任景惠西先生，
另有一份推敲：很有可能是从“南风
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的句子
里摘来的。因为《南风歌》太有名了，
而且，当年那个巷子里盐商云集。

如果推理成立，是否可以认为
这个小镇的地理取名，已升华至含
有文化气息，如同今天的魏风街、韩
信路、涑水街，各有各的历史文化指
向一样。

那时，这个北方小镇的成立，除
了处于黄河之滨依山傍水，还在于
那有一汪天然带咸味的硕大水池。
那时，这池子显得绝无仅有，无与伦
比。于是，便被赐予了学名——运
城，盐运之城的缩写。

于是，运城开始大巷套着小巷
滋生起来，九曲回肠，弯弯绕绕的，
各有各的名堂……

（二）
青砖墨瓦楼，古巷岁悠悠。那

日，同学宋留振过来闲聊，我说：
“走，南街转转？”于是抓了个闲差，

我们骑着电动自行车，从老西街的
柴市巷切入。未承想一头扎进真正
的南街老片区，巷入巷出，犄角旮
旯，迷魂阵一般，巷子套巷子，某种
暗示似的，让人好一阵兴奋。以前怎
么就没有注意到呢，于是，手机抄录
了一串巷名牌——

洞儿巷、玄母庙巷、王家巷、学
士府巷、宽巷、牌楼巷、朱市巷、文星
巷、茅角巷，折回来又看见南堂巷、
崔家巷、周家巷……我的天呐！这哪
里是简单的铁片片汉字的记号，简
直就是一串此去经年，起了包浆的
戴在老南街颈上的珍珠项链呀！

正恋恋不舍的时刻，遇上巷口
歇凉的三位老人，就起了个头，聊起
他们的巷子，于是七嘴八舌如数家
珍，却只拾了些零碎：以前，这一片
住着好多财主家，大户姜家光门面
就有十几间，一字排开，都是有生意
有字号的，还有自己的苜蓿园呢。还
有梁家，当时那个巷口有个“四眼
洞”，后来被拆掉了。

四眼洞，就是四个方向各开有
一个大门洞的城垛子。

那学士府巷，也是有讲究的，是
当年给乾隆皇帝讲学的王学士住的
巷子。还有文星巷，文曲星么；牌楼
巷，有个牌楼吧；朱市巷，是“猪”市
的谐音么；宽巷，又一次听到：宽巷
不宽，官巷没官。还有，这布袋巷呢？
可惜，这些都被语焉不详了。

南街还有一片同样正宗的巷子
集散地，也就是今天的钟楼小区和
盬街所在。那天，正打听当年的“夹
道巷”，同学王永革回答说：“当时就
在钟楼小区那块。”光看“夹道”二
字，就可以想象充满古意的“夹道欢
迎”景象。

还有“老西街”，那日回老家路
过，多看了几眼，就瞄见拐角处的

“柴市巷”牌子，是当年柴禾买卖的
集市么？家家要造饭，户户要过严
冬，怎少得了这些劈柴、卖柴的。搁
现在，应叫它能源一条街。

柴市巷的斜对面，紧挨着西街

小学有一座古建筑，十分显眼，歇山
顶重檐式样，细腻的雕梁画栋。走近
去看大门口的石碑：河东道台衙门。
这可是有来头的大人物办公的地
方。本想进去一观，可惜“铁将军”把
门。接下来是“衙墙巷”，大约是刚才
衙门的分界线。

南边的“大马家巷”，下面还套
着个小马家巷、崔家巷。一下想起

“马师水饺”，是一回事么？也无人
知。

太史巷中的“太史”，该是个官
名，这条巷子当年住着怎样的太史
公？没人知道，此时我想到的是这里
曾居住着一户畅姓的中医世家。那
时母亲多病，是这太史巷的常客。

北边，也有以姓氏命名的路牌：
大张家巷。这边还有一个府君庙巷，
府君，又是君谁府孰？

只能说，那时大巷熙熙，小巷攘
攘，人头攒动间，升腾的是一碗人间
烟火……

（三）
“运城建城，始于元惠帝至正年

间的1356年，初建名为凤凰城，因是
为“运司”署衙而筑建的城，所以俗
称“运司城””运城”。初建城的范围
为南市场、河东市场、日化厂和河东
街以内，以钟楼（原东风商场前）为
中心，有四街三巷……”

被我追问，市地方志编办原主
任景惠西，如是说。

如果有一个比喻，那么，这些当
年被读得烂熟于心的街巷，无疑就
是这书的章节段落，而每一个门当、
每一份户对都是一页页内容丰富深
刻的段落大意，平静或者喧腾的日
子之书写。封面呢，楷书写下：河东，
运城？或者潞村回忆录。

老北京的胡同，上海地界的里
弄，或者我们的巷，其实是一回事，
都是悲欢离合的承载，喜怒哀乐的
现场，掌故的生成地。经年累月，巷
子起了些油腻，积攒了些私房话，酿
出了些文化气息，于是乎，这些巷就
变得不那么简单直白了，而成了有
故事的“人”。比如，南京的“乌衣
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
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
百姓家。”（唐·刘禹锡）又如，位于安
徽省桐城市的“六尺巷”。“千里家书
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
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或者
说，正是这两首诗，才有这两条著名
的巷子。

其实，一般的巷子除了编织城
市，还承担着远亲不如近邻的义务，
每遇谁家婚丧嫁娶，左邻右舍的走
动，热热闹闹中的忙活，如肌体的皮
肤一般感知着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
的温暖。而小商小贩的各种吆喝声，
此起彼伏地在巷子里回荡，平添了
生活的独特气息。所以，对老巷子的
重温，本是一份怀旧情绪，也是对往
去岁月的铭记。

谁家巷？大家的巷，百姓的巷，
岁月的巷，古意的巷……现在，巷虽

“没”了，巷的名分还在。毕竟，这一
个个老巷名牌，就是一个个历练经
年的成语，是一份份岁月静好的留
言，是茶余饭后可抛砖引玉，也可纸
上谈兵，拿出来扩写成一个个生动
故事的载体。

运城的那些老街老巷

□肖扬

由万玛才旦监制，拉华加导演，周拉多
杰、朋毛样专、尕代扎西主演的影片《千里送
鹤》正式定档11月16日。

《千里送鹤》讲述一个藏族少年为受伤的
黑颈鹤和自己内心寻找栖息地的故事，也是
一个关于亲情、送别与和解的动人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少年多杰和姐姐格桑在一
个青海高原藏区村落，与奶奶一同生活。早
年失去妈妈的姐弟俩渴望父亲的陪伴，但父
亲一直在外忙碌，很少回家。一天，姐弟俩偶
遇一只受伤的小黑颈鹤，善良的他们将其带
回家照顾。冬季将至，没有亲鸟的带领，小鹤
无法完成迁徙，姐弟俩决定骑摩托送它前往
云南越冬地，而父亲听闻孩子们擅自离家，也
立刻南下寻找。这趟艰险的旅途，注定将是
一家三口的成长之旅，促使他们重新审视亲
情的涵义……

影片以新形式探讨父子之间的关系，从
两个孩子的视角展示爱的意义，并将其强化
在自然的隐喻中。

本片的导演拉华加，作为万玛才旦导演
的得意门生之一，曾在万玛才旦的影片《塔
洛》《气球》等影片中担任执行导演。2018年
创作出《旺扎的雨靴》，声名鹊起，显现出拉华
加出色的影像掌控力。 （《北京青年报》）

《千里送鹤》新角度
探讨父子关系

□刘桂芳

大型历史电视连续剧《丁宝桢》26 日登
陆央视八套黄金档播出，演员马少骅在剧中
饰演一代名臣丁宝桢，再现其热血人生。

《丁宝桢》由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
作中心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出品，全剧从丁
宝桢“报国之心，勇于担当”“为民之心，廉洁
爱民”“为家之教，家风传承”三个层面，第一
次全方位、立体化、多角度地再现一代名臣的
热血人生。

该剧仅剧本打造就历时 3 年，全程拍摄
共计77天。为真实再现时代特点，剧组多次
在北京召开剧本研讨会，并前往丁宝桢的家
乡贵州及其任职的山东、四川进行实地调研
与挖掘。拍摄期间，剧组还聘请清史专家进
行历史把控，由清史礼仪老师现场跟进对演
员进行礼仪培训，以保证剧情细节到位。

（《今晚报》）

再现名臣一生
《丁宝桢》开播


